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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打
開
休
斯
敦
紀
事
報
，
赫
然
見
到
首
版
的
頭
條
大
字
標
題
：
《
終
於
醫
院
也

失
守
！
》
（Finally

H
ospitalFal l ing

）
。
火
速
細
看
內
文
，
才
知
本
市
最
大
型
的
醫
學

中
心
，M

D
A
nderson

也
掀
起
裁
員
風
潮
，
心
中
為
之
一
震
。
因
為
小
兒
正
準
備
今

年
夏
天
去
攻
讀
得
州
醫
學
院
的
醫
學
博
士
學
位
，
任
何
有
關
醫
學
界
的
消
息
，
都
會
牽

動
作
為
父
親
的
我
的
神
經
，
而
小
店
的
不
少
熟
客
，
也
是
醫
院
從
業
員
，
從
醫
生
、
護

士
、
放
射
科
技
術
員
、
行
政
人
員
均
有
，
倘
若
大
型
醫
院
亦
受
到
低
迷
的
經
濟
影
響
而

裁
員
，
則
我
的
顧
客
必
受
影
響
，
小
店
生
意
也
將
再
度
蒙
塵
。

美
國
人
的
口
頭
禪
，
經
濟
再
差
，
也
不
會
波
及
醫
院
與
監
獄
，
因
為
任
何
時
候
，

這
兩
者
都
是
政
府
與
民
生
所
需
。
自
二
○
○
七
年
年
尾
掀
起
次
按
風
暴
，
美
國
經
濟
體

系
已
裁
走
了
五
百
五
十
萬
人
，
相
反
醫
學
院
、
醫
生
診
所
、
護
老
院
及
社
會
服
務
所
，

卻
增
加
了
五
十
萬
個
就
業
崗
位
，
而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也
一
直
在
招
募
醫
學
人
才
。
醫
療

行
業
，
向
來
被
民
眾
看
作
美
國
就
業
的
避
風
港
，
可
以
承
受
得
起
金
融
海
嘯
的
滔
天
巨

浪
。
歷
史
證
明
，
過
去
這
個
行
業
的
確
可
以
抵
禦
得
住
經
濟
衰
退
。
美
國
現
有
超
過
一

千
六
百
萬
人
從
事
醫
療
工
作
，
佔
美
國
工
作
人
員
的
八
分
之
一
。
新

任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上
任
後
，
鼓
吹
醫
療
、
能
源
、
教
育
是
美
國
未

來
經
濟
的
三
大
支
柱
，
人
們
預
測
醫
療
行
業
會
扳
升
，
以
最
簡
單
的

一
項
數
據
可
說
明
：
二
○
○
八
年
的
夏
天
，
美
國
仍
短
缺
十
二
萬
五

千
多
名
護
士
。

不
過
，
席
捲
天
下
的
金
融
海
嘯
已
肆
虐
美
國
一
年
多
了
，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行
業
、
公
司
、
機
構
、
個
人
未
受
衝
擊
，
被
稱
為
最
後
陣

地
的
醫
療
行
業
，
也
宣
告
失
守
。
今
年
年
初
，
該
行
業
每
月
新
增
的

從
業
人
數
，
尚
有
一
萬
七
千
人
，
但
它
已
是
去
年
同
期
的
一
半
水
平

，
顯
然
，
醫
療
業
也
不
能
與
經
濟
衰
退
絕
緣
。
踏
入
三
、
四
月
，
醫

院
喊
窮
而
裁
員
的
消
息
，
不
斷
由
美
國
各
地
傳
出

。
本
地A

nderson

醫
學
院
，
削
減
人
手
及
工
時

，
自
動
放
無
薪
假
期
三
管
齊
下
。
紐
約
市
一
間
擁

有
三
萬
九
千
名
員
工
的H

eritage
醫
院
，
先
解
僱

四
百
名
員
工
，
再
向
簽
定
合
約
的
工
人
發
出
電
郵

，
把
合
約
縮
短
多
三
星
期
，
而
每
天
上
工
時
間
也

要
自
動
減
少
。
匹
玆
堡
大
學
醫
療
中
心M

ayo
，

凍
結
醫
生
和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的
工
資
，
提
出
全
面
檢
討
各
員
工
的
待

遇
是
否
超
標
，
因
公
外
出
乘
坐
飛
機
不
再
坐
頭
等
艙
，
夜
宿
旅
店
也

不
再
住
五
星
級
，
午
晚
餐
再
無
紅
酒
供
應
，
因
為
院
方
需
要
削
減
一

億
五
千
萬
元
開
支
，
甚
至
正
在
施
工
中
的
新
門
診
部
大
樓
也
要
暫
停

，
待
銀
行
融
資
談
妥
有
錢
到
手
才
再
動
工
…
…

追
溯
美
國
眾
多
醫
療
機
構
發
生
財
政
困
難
的
原
因
，
基
本
上
仍

是
與
金
融
海
嘯
有
關
連
。
不
少
醫
院
將
它
們
的
資
產
投
放
在
銀
行
或

證
券
商
的
利
潤
投
資
組
合
中
，
過
去
的
年
代
，
每
年
有
大
約
百
分
之

十
三
回
報
。
可
惜
投
資
環
境
並
非
永
遠
一
帆
風
順
。
眼
前
百
年
一
遇

的
險
惡
風
暴
，
一
下
子
就
吞
噬
了
巨
大
比
例
的
財
富
，
造
成
嚴
重
虧
損
。
其
次
，
一
向

為
院
方
賺
取
高
額
利
潤
的
選
擇
性
醫
療
服
務
，
又
由
於
富
翁
的
身
家
大
縮
水
而
減
少

（
全
國
統
計
少
了
三
分
之
一
）
，
更
有
甚
者
，
沒
有
健
康
保
險
的
病
者
大
增
，
他
們
先

來
求
診
，
但
並
非
即
時
結
賬
，
而
是
推
到
保
險
公
司
身
上
，
事
實
上
他
們
因
入
不
敷
出

，
交
不
起
每
月
的
保
險
金
，
任
職
的
公
司
方
面
，
也
因
生
意
清
淡
而
改
買
自
付
額

高
的
醫
療
保
險
，
以
至
員
工
看
病
，
基
本
上
要
自
己
掏
腰
包
，
院
方
碰
上
這
樣
一

大
批
﹁五
行
欠
水
﹂
的
病
人
，
只
好
自
怨
倒
楣
，
唯
有
日
後
找
追
債
公
司
追
回
欠

債
一
途
了
。

走
筆
至
此
，
又
聽
到
電
台
播
出
一
宗
財
經
新
聞
：
美
國
著
名
的
強
生
藥
業
公
司

（Johnson
&

Johnson

）
宣
告
裁
員
九
百
人
。
早
天
有
經
濟
學
者
在
電
視
台
上
高
談
闊

論
，
說
美
國
近
期
華
爾
街
指
數
上
升
，
似
是
經
濟
走
出
谷
底
，
回
升
有
日
。
我
卻
不
以

為
然
。
風
暴
仍
在
肆
虐
，
要
經
濟
真
的
回
暖
，
非
再
等
個
一
年
半
載
不
可
，
它
畢
竟
創

傷
太
久
太
深
了
！

（
寄
自
休
斯
敦
）

木棉花正紅，
我攜妻飛福州，與
香港、深圳來的團
友會合。

福州是一個海
濱城市，比我想像

的還要美麗。從長樂機場驅車進市區
，海邊風光旖旎，一路上所見的農村
房屋大多是十分洋氣的多層小樓，牆
磚色彩鮮艷，好些屋頂建有尖塔，頗
顯特色。我們入住市中心的閩江飯店
，其所在的五四路高樓林立，氣勢恢
弘；附近有多家大銀行、大酒店和大
超市，構成了一個非常興旺的現代化
金融與消費中心。商場裡人如潮湧，
看不到金融危機的跡象。

福州人以一口湯（溫泉）、一棵
樹（榕樹）、一塊石（壽山石）為三
件寶。我們在飯店內即可享受到舒適
的溫泉浴，據說是因為這家飯店正處
於溫泉帶。在飯店大堂，我們又欣賞
到雕刻着三十多匹奔馬的巨型壽山石
；而移步店外，就見馬路兩旁的榕樹
亭亭如蓋。當時正下着春雨，但我們
在樹下行走竟不濕身。咫尺之內，福
州的三件寶都體會到了。

我這是第一次到福州，主要是為
了紀念一個人，書畫名家。他叫丁仃
，福建畫院前任掌門人和當地書畫藝
術的領軍人物。隔行如隔山，要不是
這次有機會來參加紀念他逝世十周年
的活動，我一定會繼續目不識「丁」。

我的團友是香港福建書畫會的十
多位藝術家，團長是著名詩人和書法
家秦嶺雪，我的大學同窗摯友。嶺雪

兄泉州人，在港地和福建家鄉聲名廣播，文友和粉絲眾
多。作為丁仃生前好友，他這次率團回鄉，首先就是要
為紀念這位書畫藝術家的活動出力。香港鄉親的真情讓
丁仃家屬非常感動。

紀念丁仃的書畫展和學術研討會在福建畫院舉行，
剪綵儀式樸素而隆重。丁仃的大篆別具一格，大氣而老
到，功力一流，此次展出的都是精品。我特別喜歡的是
「飛瀑」二字的條幅，它熔書、詩、畫於一爐，書藝圓

熟，畫面直觀，令人很容易聯想起詩仙李白《望廬山瀑
布》 「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意境。他的漫畫也很有
水準。一幅《你應該多活動》，寫兩個發膘的中年男人
頂着大肚子不約而同地互相告誡，令人捧腹。在學術研
討會上，發言者除了讚揚丁仃的藝術成就，還多頌揚其
為人、惋惜其未享天年，聽者無不動容。

利用晚上閒暇，我們參觀了在 「三坊七巷」一個博
物館展出的 「中國近現代名人歷史文獻手跡珍品展」。
「三坊七巷」是福州有名的古老街道，這裡走出了林則

徐、沈葆楨、陳寶琛、嚴復、鄭孝胥、林紓、林覺民、
林徽因、冰心等名人。在這樣一個最能發思古幽情的地
方，我們有幸看到了康有為、孫中山等四十多位近現代
名人文獻手跡。香港福建書畫會會長、太平紳士施子清
趕來與我們見面，他是為丁仃書畫展剪綵的主角之一。

（閩南春行散記之一）

太陽島是哈
爾濱的一個旅遊
景點。其實，三
十年前，太陽島
只是松花江上一
個不起眼的小島
。後來，令人心

曠神怡的歌曲《太陽島上》在大江南
北傳唱開了，太陽島才成了人們關注
的目標。這首歌是作曲家王立平的成
名作，他也是歌詞和歌名的改寫者，
原來的歌名叫做《到太陽島去》。歌
曲出現在改革開放初期，那時，王立
平並沒有去過太陽島，他憑自己的熱
情和想像力創作了這首好歌。歌中唱
道： 「明媚的夏日裡天空多麼晴朗／
美麗的太陽島多麼令人神往／帶着垂
釣的魚竿／帶着露營的篷帳／我們來
到了太陽島上／小伙們背上六弦琴／
姑娘們換好了游泳裝／獵手們忘不了
心愛的獵槍。」如此愜意的場景，據
王立平解說，正表達出人們對改革開
放的激情和對新生活的期待。

湖南的湘西，過去是相對閉塞的
山區。作家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揭
開了它神秘的面紗，那篇小說的主人
公是豆蔻年華的姑娘翠翠，讀她的故
事，你就可以知道那一方土地的人多
麼淳樸善良。

二十年前，從湘西的大山裡走出
了一位苗族女歌唱家宋祖英，她的歌

成了這塊如詩土地的背景音樂。宋祖英曾去維也納、
悉尼、首爾和紐約演唱，因之，湘西逐漸開始吸引世
界的眼球。

一九九一年的央視春節晚會上宋祖英唱了首名為
《小背簍》的歌，她唱道： 「小背簍晃悠悠／笑聲中
媽媽把我背下了吊腳樓／頭一回幽幽深山中嘗野果喲
／頭一回清清溪水邊洗小手喲／頭一回趕場逛了山裡
的大世界／頭一回下到河灘裡我看了賽龍舟／喲啊啊
──喲啊啊／童年的歲月難忘媽媽的小背簍。」小背
簍、吊腳樓、趕場、賽龍舟，這些可都是翠翠身邊的
東西呀，能不令人想一睹為快？如今，湘西的鳳凰城
已是一個很火的旅遊景點，不但有國內外的遊客紛至
沓來，而且有些外國朋友常年就住在沱江邊的吊腳
樓裡呢。

震撼心靈的音樂，可以飄洋過海，成為全人類的
財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世界推薦十首以愛情為題
材的民歌，其中有一首中國歌。

它唱道：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喲／
張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喲」 。這是什麼地方
的民歌呢？原來歌中有交代：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
朵溜溜的雲喲／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喲」
。康定，中國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以前，它
是 「茶馬古道」上的一個商品集散地，三國蜀漢時被
稱為 「打箭爐」（藏語，意為兩河交匯之處），清朝
的康熙皇帝將其定名為 「康定」。康定現有人口十萬
，主要為藏漢兩族。你若徜徉在康定街頭，可以買到
張大哥犛牛肉乾，吃到李大姐米粉。

記者去採訪一位八十多歲的李姓老太太，她的丈
夫姓張。記者問她是不是就是《康定情歌》裡的李大
姐，她笑而不答。

春
夏
五
月
，
萬
物
葱
蘢
，
百
花
盛
放
，
百
鳥
爭
鳴
，
彷
彿
都

在
歌
頌
大
自
然
母
親
的
滋
潤
孕
育
，
此
際
慶
祝
我
們
的
母
親
節
，

尤
感
美
妙
，
大
家
共
同
感
恩
母
愛
的
偉
大
，
向
自
己
的
媽
媽
感
謝

養
育
之
恩
。

八
歲
喪
母
的
我
，
此
刻
又
在
想
念
母
親
。
稍
縱
即
逝
的
母
愛

、
猶
如
孤
雛
的
無
奈
，
是
我
一
生
的
最
痛
；
﹁子
欲
養
而
親
不
在

﹂
確
是
我
畢
生
的
遺
憾
。

一
日
未
為
人
父
母
，
都
未
能
真
正
領
悟
母
親
的
慈
愛
與
辛
勞
，
﹁養
兒
一
百
歲
，

長
憂
九
十
九
﹂
，
母
親
這
份
工
永
不
言
休
，
縱
使
年
老
體
弱
，
媽
媽
的
關
愛
永
無
止
境

，
所
以
養
育
之
恩
不
可
忘
，
反
哺
之
情
更
可
貴
。
每
年
普
天
同
慶
母
親
節
，
表
達
感
恩

，
共
聚
天
倫
，
確
實
是
人
間
賞
心
樂
事
！

母
愛
已
昇
華
為
人
世
間
最
偉
大
的
情
感
，
超
越
了
家
庭
，
成
為
崇
高
的
象
徵
，
英

文
直
接
以m

otherland

來
表
達
祖
國
一
詞
；
數
千
年
來
哺
育
中
華
民
族
的
黃
河
、
長
江

亦
被
譽
為
﹁母
親
河
﹂
；
廣
受
民
眾
愛
戴
之
官
員
則
譽
為
﹁父
母
官
﹂
。

我
們
身
為
中
華
兒
女
，
應
牢
記
﹁沒
有
國
，
何
有
家
﹂
，
除
了
孝
順
父
母
，
感
恩

圖
報
，
還
要
以
赤
子
之
情
，
報
效
國
家
，
方
是
真
正
的
忠
孝
仁
愛
；
身
為
官
員
，
更
要

廉
潔
奉
公
、
親
民
善
政
，
鞠
躬
盡
瘁
，
為
民
謀
福
，
中
國
歷
史
上
記
載
了
很
多
﹁父
母

官
﹂
的
典
範
，
備
受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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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畢業後，三弟去
了加拿大發展。在埃德蒙頓，
三弟進了一家待遇優厚的公司
。我的父母親是農民，中國標
本式的，吃苦耐勞，任勞任怨
。這些品質，在三弟身上也得

到了完美體現。三弟上學，勤奮自律，從不讓人操
心。到了加拿大，自然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
會，想給老闆和同事留下一個好印象。

剛畢業的學生，無牽無掛，一心撲在了工作上
。三弟初來乍到，沒有什麼熟人，休閒也沒地方去
，就把公司當成了自己的家。公司規定，一周上五
天班，一天工作八個小時。一般情況，公司不讓員
工加班。可三弟待在公司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八小
時，雙休日，也在公司工作，打發時光。

不到一個月，同事們的眼光，看三弟怪怪的。
三弟沒在意。可是，跟同事們越熟悉，三弟覺得越
不對勁。他剛進公司那陣子，有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還不熟悉的同事去哪遊玩，到哪開party，都會邀
請他。現在倒好，三弟和同事熟了，距離卻莫名其
妙地拉開了。同事們好像故意孤立他，遊玩、party
沒三弟的份了。

一天下午，快下班時，史密斯通知三弟，說總
經理要見他。三弟一下緊張起來，頭腦裡快速搜索
進公司以來的工作情況，確定自己沒有失誤。三弟
很自信。然而，按常規來說，總經理一般不會接見
普通員工的，更何況，自己才進公司一個多月。想
到這裡，三弟心裡有些忐忑。

進了總經理辦公室，總經理詹尼和藹可親，非
常熱情，詳細地了解了三弟在公司的工作情況。三

弟彬彬有禮，不卑不亢，贏得了詹尼的好感。詹尼
說，今晚有興趣跟我共進晚餐嗎？三弟說，非常榮
幸！

三弟和總經理吃完晚餐，又聊了半個小時。詹
尼學識淵博，且去過世界很多地方，見多識廣，三
弟佩服得五體投地。分別時，詹尼說，年輕人，不
要把工作當成苦役，要學會享受它。你請自便，我
該回去陪我的家人了。

回到宿舍，三弟怎麼也理解不了總經理詹尼的
話。他一直把工作當成一種樂趣，沒把工作當成苦
役呀，不然，誰會有心情整天待在公司呢？第二天
，三弟鼓足勇氣，向坐對面的傑克遞了一張條子，
提出了心中的疑問。過了幾分鐘，傑克在三弟的條
子背面，寫了如下的話：準時上下班，雙休日別工
作，老闆和同事都不喜歡工作玩命的人。

二○○九年四月八日，紹興縣平水
鎮春雨濛濛，一群上了歲數的男女簇擁
着一位頭髮灰白、氣質高雅的婦人走向
一處山坡綠地進行祭祖，但這裡並不見
墳墓和墓碑，原來他們是敬愛的周恩來
總理的親屬——而早在幾十年前，根據

周總理和鄧穎超的意見，他們就帶頭移風易俗，還地為耕
、平了祖墳。帶頭那位婦人正是周恩來的侄女、周恩來三
弟周恩壽的長女周秉德。近些年來，我們在各種紀念活動
中不時可見這位滿頭華髮、舉止端莊的老大姐的身影。今
年三月五日周恩來誕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當天，周秉德還親
臨擁有三十年 「學總理，創三好」光榮傳統的江蘇淮安中
學，向該校周恩來班高二（十九）班贈送周恩來圖書、張
貼周恩來格言，並親筆題詞 「為中華之崛起」勉勵淮安學
子傳承周恩來精神，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做貢獻。

周秉德曾任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現為
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雖已年過古稀，眉宇間卻仍
顯露年輕時的清秀與端莊。周恩來夫婦沒有子女，周秉德
十二歲就進中南海，成為總理家庭的一員，跟周恩來夫婦
一起生活了十幾年。小學畢業後，她考上北京師範大學附
屬女子中學，她所在的幹部子弟班乃留學蘇聯的預備班。
在當時，去蘇聯留學幾乎是所有年輕學子的最高嚮往。周
秉德的學業在班裡始終列於前茅，但最終她卻出人意料地
選擇了中專類的師範學校，要當老師！

她的這個決定源於一九五二年看到的一部蘇聯電影
《鄉村女教師》。該片描述了城市女青年瓦爾瓦娜隻身到
偏僻的西伯利亞農村執教的感人故事。當時正值戰爭年代
，學校條件非常艱苦，瓦爾瓦娜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成
績突出，最終榮膺列寧勳章。十四五歲的周秉德被影片深
深感染了，尤其是影片結尾：遍布蘇聯各地的事業有成的
學生們回到滿頭銀髮的瓦爾瓦娜身邊為她慶祝生日那一幕
，周秉德感動得熱淚盈眶。她一連看了好幾遍，人生的目
標終於清晰起來。她在日記中寫道：《鄉村女教師》讓我
特別激動，做一名人民教師太偉大了。伯父教導我們要
「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在這火紅的年代我也要像瓦爾瓦

娜那樣，當一名鄉村女教師，為祖國建設培養人才！
周秉德向伯父伯母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穎超當即表示

支持，還說她自己就是十六歲當老師的，眼下國家急需人
才，當老師好！周恩來卻未吱聲，周秉德忐忑地望着伯父
，想聽他最後表態。周恩來只說了一句話： 「這種事還是
你自己抉擇，你應該學會獨立思考了。」周秉德覺得伯父
實際上是同意了，心裡很高興，就報考了師範專科學校。
周恩來 「獨立思考、自己抉擇」的教誨也讓她銘記終生。
在師範學校她依然刻苦學習，門門優秀。她還嚴守家規：
無論老師還是同學，誰也不知她是周總理的侄女。

一九五五年，周秉德將從師範畢業，正好北師大來校
招生，錄取比例是三比一。品學兼優的周秉德完全可以上
大學，但她卻再次謝絕了，她在作文中表明立場： 「現在

國家有很多學齡兒童上不了學，很大的原因就是師資缺乏
，不少人小學畢業就去當老師了。我已經被國家培養了三
年，應該趕緊踏上教師行列……」這篇作文被當作範文送
到校長那裡，校長稱讚周秉德 「政治覺悟高」，並發展她
入了黨，當時她才十八歲。

從師範畢業後，周秉德如願以償被分配到北京市東郊
區第三中心小學。周秉德做好過艱苦生活的思想準備，想
不到學校的條件比想像中的好，她想起《鄉村女教師》裡
的瓦爾瓦娜。這一對比，更堅定了努力工作報效祖國的決
心。上第一堂課時，她就對全班孩子說： 「同學們，新的
學期開始了，從今天起，無論是同學還是老師，咱們都要
積極上進，在學習上工作上要高標準，在生活上物質上要
低標準，這樣才能一輩子知足常樂！」

「文革」中，周秉德作為隨軍家屬，帶着年幼的兒子
遠赴貴州。那裡的條件才真是艱苦：麵粉常常蒸不熟，發
黏；沒有煤球賣，要自己動手將黃泥和煤粉摻在一起，將
其鋪平打實，再用鐵鍬割成小塊，曬乾後才能使用。周圍
還有人風言風語，說周秉德是周恩來的侄女，更有人說
「這不可能！如果真是的話，一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遠房

親戚，要不她怎會來這裡受這種罪！」但無論艱苦的生活
環境還是別人的猜疑，周秉德都默默承受了，因為她心中
始終有瓦爾瓦娜的影子，更有伯父周恩來做自己的榜
樣……

四月十八日，由香港婦聯與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合
作出版的《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一書在港首發。周秉
德專程到場致賀，並簽名贈書。周秉德說： 「我的伯父周
恩來沒有墓碑，但他有老百姓的心碑和口碑！」這是她的
心裡話，也是全中國人民的心聲。或許，正是這 「心碑和
口碑」，激勵她在不同的人生舞台——鄉村女教師、區幹
部、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鄧穎超研
究中心顧問的崗位上，五十年如一日心無旁騖地恪盡職守
、默默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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